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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蓉花开天山下

除了屯垦开荒，湘女们还承担

了更多的任务和工作。

做荒原上的第一代女拖拉机

手，是当年湘妹子参军入疆的首

选。1951年，《解放军画报》刊登

了第一位女拖拉机手张迪源的照

片，也让“拖拉机手”成了湘女们

心中最神圣、最理想的职业。

现居石河子的湘女李明原是长

沙织布厂女工，入疆后被分配到

二十二兵团机关收发室工作，但她

对这份安稳的工作并不满意。李

明三番五次打报告，终于在 1954

年获批到八一农场学开拖拉机。

成了梦寐以求的拖拉机手，李

明觉得光荣而自豪，可她右手的四

根指头，却毁于一次拖拉机故障

检修。“手被卷进齿轮中，手指顿

时粉碎性骨折。”伤未痊愈，李明

就要求出院，硬是用伤残的手又

坚持开了4 年拖拉机。

湘女刘玲玲和同来的两百多名

姐妹被分配到八一农学院农学系

学习农业生产技术，成为荒原上

的第一代农技员。但是，和棉花

打交道并不意味着没有危险。

“有一次，我在团部开完会，夜

已经深了。当时棉田里的棉铃虫

十分严重，我害怕耽误了治虫时间，

造成棉花减产，便摸着黑回连队。”

刘玲玲说，当她走到离连队不远

的地方时，突然遇到了狼。

吓坏了的刘玲玲大喊“救命”，

拼命干，想见毛主席

荒漠之中，水能带来生机和希

望，吴梅苏所在队伍的任务，就

是修建引来灌溉用水的大渠。

“为了修渠，大家把工地两边

的石头都背光了。最后我们用木

棍绑成简单的架子，到更远处的

戈壁滩去背，往返一趟有十几里

路。”刚从大学出来的吴梅苏当兵

前从没干过重活，她盘算着，只

有比别人早起才能背得更多。“背

得最多的那天，我夜里四点多就

出发了。背上那块石头足有二百斤

重，走着走着就受不了啦，一个

踉跄栽在地上，石头压着我，怎

么也翻不了身。我几乎是用尽了全

身力气，才从石头下爬出来。”

吴梅苏那天一共背了十七趟石

头，“中间我吐了两次血……那种

自汉代以来，屯垦

戍边就是历代王朝治理

新疆政策的重要内容之

一。但各朝的屯垦，最

终都无法摆脱“一代而终”

的结局。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屯兵戍卒不能扎根

边疆，他们的家人往往

都在内地，随着年岁的

增长，人心思归。

为此，王震要实现铸

剑为犁、屯垦戍边的理

想，首先要当好“红娘”。

“没有老婆安不下心，没

有儿子扎不下根”，所以

从一开始，征召女兵的重

要目的之一，就是为了解

决驻疆官兵的婚姻问题。

曾担任新疆军区政

治部主任、副政委的张

明儒在《解放初期的新

疆女兵》一文中披露：“当

时师以上干部多数已婚，

个别未婚；团级干部少

数的结了婚，多数未婚；

营以下干部及战士，除个

别入伍前在家乡结了婚

外，绝大多数尚未婚配。”

当“红娘”的将军

生存的残酷，被情感的苦恼

所取代。当年驻疆部队中“光棍”

成群，而为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

习惯，部队明确规定：“汉族军人

不允许与少数民族妇女结婚。”官

兵们的婚姻问题，随着战争的结

束，渐成燃眉之急。

年轻的湘女出落得水

灵灵，爱唱爱笑，待人和

善，很快就给荒凉戈壁

滩上的男性世界带来了生

机和温暖。只是，部队有

二十万人，湘女不到一万，

这婚怎么结？于是，组织

介绍和论资（级）排辈成

为没有办法的办法。

今年 80 岁的湘女王

灿辉一直记得1952 年 12

月的那一天，被教导员叫

住“谈话”的情形。“教

导员就问我：‘小鬼，想

不想成家？’我说：‘我

才 16 岁，还是 个孩子，

成什么家呀？教导员，你

可不要吓我。’”王灿辉

说，她一听教导员一本

正经的口气，就害怕了。

可教导员告诉王灿

辉，他帮王灿辉找了个全

兵团都有名的英雄模范，

叫赵自立，是机枪连指

导员，河北人，25 岁，“是

一个忠厚可靠的同志”。

“第二天早饭后，他

来了，一口气介绍自家的

情况，话才说完，脸也

红了。他在地窝子里站着，

个子很高，只能低着头，

两只手一会儿垂下来，

组织牵线搭桥是“潮流”

不仅是王灿辉，在

当时，时不时便有领导

给湘女介绍对象：二十

八岁以上，五年以上党

龄，团级干部，你要不

要？于是，“二八五团”

的说法便逐渐流行。

“很多人是先结婚

后恋爱。我们有责任也

有义务关爱这些老哥哥

们。”湘女华淑媛这样

阐释她和比她大十二岁

老伴的婚姻。

不过，也并非所有

的婚姻都来自组织的牵

线搭桥。古灵精怪的湘

女们，在追求自己理想

自由的情花

危难之际，一位浇水的军垦男战士发

现了她，才帮着吓跑了狼。

戴庆媛和湘女曾启珍则成了荒原

上第一代维语翻译。维吾尔族同胞

甚至给戴庆媛起了个美丽动听的维吾

尔族名字，叫“玛依诺尔”（五月的

阳光）。

今年 83 岁的湘女陶勇是原石河子

人民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而促使

她学医的原因，是因为亲眼见到四位

湘女姐妹牺牲在她身旁。“王丽丽得的

是伤寒，汤佑芳是肺结核……当时没

有药啊，有药她们就不会死了。”

“王丽丽临死的时候，还跟我说：

‘请转告部队的首长，他们花了那么多

代价把我接到这里来，可我还没作什

么贡献就走了，真对不起呀！’”正是

姐妹们的牺牲，坚定了陶勇治病救人

的决心。后来，陶勇成为了整个新疆

生产建设兵团有名的外科医生之一。

“那时真的是以劳动为荣，都要求

下基层、搞生产。”李明说，吃苦耐劳、

任劳任怨，是进疆湘女们的普遍特征。

曾被当作“假小子”的毛灿奇要求

自己干的每一项工作都要超过男兵，因

为她有一个愿望：想见毛主席。

“我想多劳动、当劳模，因为成了

全国劳模，就可以见毛主席。”但直到

毛主席去世，毛灿奇都没能见到他。

多年以后，老伴赵慈命陪着毛灿奇专

门去了北京，却不巧碰上毛泽东纪念

堂当天不对外开放。站在空旷的天安

门广场上，毛灿奇泪如雨下。

苦，现在想起来，也不知是怎么吃下的”。

从进疆就开始做医护工作的湘女汪

柏祥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过大的

劳动强度和恶劣的自然环境甚至让一些

女兵的生理期变得不正常，“很多人没有

月经”。王震将军为此大怒：“我把这些娃

娃交给你们，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当晚，

女兵们便去了乌鲁木齐，治疗两个月才返

回农场。后来，部队规定女兵的劳动强

度相应降低，但执拗要强的湘女并不愿

输给男兵。

“湘女的思想觉悟也高于其他地方的

女兵。”汪柏祥说，那时她在卫生队，发

现在湘女之后进疆的山东女兵有些裹着

严严实实的束胸，“把胸部的乳腺都勒

坏了”。汪柏祥告诉她们，这样的习惯对

身体不好，但没人听。汪柏祥急了，风风

火火拿了把大剪刀，瞧着有人束胸就剪。

1951年 5月15日，大渠首期工程竣

工，焉耆军分区营以上干部与库尔勒县

各族军民七千余人参加了放水典礼。“王

震将军也来了。看着又黑又瘦的战士，一

根根染血的镢头把，一条条折断的胡杨

木扁担，闻了闻战士们身上的汗酸味，

他没有脱靴，就跳进了水渠里。”吴梅苏

也跟着欢呼的战士们一起跳进了水渠中。

“背”出来的水渠

湘女汪柏祥进疆之时就从事卫
生工作，这也成了她一辈子的事业。

“要成家立业，没有女性肯定

不行。要让大量的女性来，就从

自己的家乡来吧，王震是湖南的，

曾涤是湖南的，熊晃、李铨都是

湖南的，先从自己家乡来。”为什

么是湖南女兵首先进疆，戴庆媛

的理解不无道理。

“我们那时很单纯，根本就没

想过情和爱。”谈及自己的爱情和

婚姻，李明说，当时湘女们的年

纪都还小，“我和爱人确定恋爱

关系后，一起出去，都是隔着一

两米远。再说了，进疆时大家只

想拿枪、想劳动”。

一会儿又绞在一起。”但王灿辉说，

这些她都听不进去。

王灿辉不愿意，但那之后，便

一直有领导来做思想工作。一来

二去，她也就答应了。直到婚后四

十多年，孙辈出生，王灿辉才与赵

自立有了第一张合影。

女儿赵武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

记者，父母的感情还是不错的。“父

亲身体不好，特别是后面十几年，

妈妈一直尽心照顾，从来没有后

悔和抱怨过。”

89岁的赵自立于 2015 年去世。

如今，儿女不注意时，王灿辉会

在卧室里看着夫妻俩的那张合影，

泪水涟涟。

在前往新疆探访
湘女时，湘女毛熙
慈的丈夫谭天铎
将自己的一幅画
作《爷爷奶奶的
洞房》赠送给了
湖南省妇联。谭
天铎说，这幅画
就是当年湘女们
新婚洞房的真实
写照。

（上接A05版）

（下转A07 版）

的爱情和婚姻上很有一套。

今年 79 岁的湘女谢荃辉

从八一农学院毕业后，被分

配到七十六团（今一四二团）

当连队技术员。年轻漂亮的

她身边不乏追求者，“我找对

象是有条件的，要人帅、年轻”。

在参加师里的生产总结

工作大会时，谢荃辉结识了

在师政治部宣教科工作的马

鸿骏，“他一见我，整个眼睛

都在放光”。

谢荃辉也对马鸿骏“有意

思”，但是，当时还有一名年

轻的拖拉机手也在追求谢荃

辉。拿不定主意的谢荃辉就去

向政委和姐妹们求助，政委

给她出了个“馊主意”：“那你

就先都保持着关系呗。”谢荃

辉一听：“那不行！太缺德了。”

姐妹们则建议谢荃辉选择马

鸿骏，因为他“又帅又有才”。

谢荃辉听了姐妹的建议，

写了一封信给拖拉机手，“让我

们保持革命的同志友谊”，然

后向马鸿骏抛出了橄榄枝。马

鸿骏抓住机会，连夜写好一封

求爱信，夹在一本名为《平凡

的岗位》的书里，第二天亲手

交给了谢荃辉。“他字写得漂

亮，读信的时候，我的心直跳。”

这封信，打开了两人的心

扉。1957 年，谢荃辉和马鸿

骏欢欢喜喜地领了结婚证。

湘女多情

特刊


